藝壇戰將黃朝湖

－－解析其智、勇、韜略和情義

張俊傑

前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館長、畫家

　　黃朝湖先生天生具有創造力和奮鬥不懈的精神。在一九六○年代中國現代繪畫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便放棄傳統學院派的藝術，全心投入現代繪畫理論的研究與創作，他的第一本著述「為中國現代畫壇辯護」，即是文星書店收集當時他所發表有關重要的文章編印出版的，廣受藝壇矚目。七○年代開始，他除了教書編報之外，應邀在六家報紙雜誌同時撰寫專欄，評論藝壇見聞，闡揚現代繪畫思想。另外，他先後創辦「這一代」、「第一畫刊」、「藝術眼」、「藝術秀」四種美術期刊，更設立「中外畫廊」和「第一畫廊」推動現代藝術，並出版六本著作，成立六個畫會，倡導走向現代化、國際化。其作品在美、英、日、韓、西、澳等國與國內展出，並被美、英、法、比、日、韓、瑞士、西德、中國大陸及台灣收藏家收藏。而其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亦在不斷的推陳出新，自七○年代的圓形宇宙生命理念，經八○年代大塊水墨深邃的奔放情愫，至九○年代，回歸中國的生命哲思，以自然流動與中鋒皴線融合了墨韻與色彩重疊等技法，表現時空交錯夢幻般的寧靜境界，希望致力發展東方生命美學的思維，推展「東方彩墨國際化」的理想，積極的結合世界二十多個國家志同道合的畫家組成「國際彩墨畫家聯盟」，並計畫自公元兩千年起，在台舉辦「國際彩墨雙年展」，讓彩墨藝術不但成為東方共同而特有的藝術，而且成為現代化國際化的藝術新潮，以期綻放東方藝術精神，光耀世界。從整個歷程看，黃朝湖先生的藝術生涯，是積極的、具智慧的，由理論到行動，由思想到創作，由個體到群體，多管齊下，多元並行，如同一個強力而永無止息的旋風，不停的轉動著，挾帶大量雲雨，滋養廣漠的山林田園，孕育著嶄新的藝術生機，不斷延續和擴展著中國現代水墨藝術文化的生命力，而朝湖兄就是這個大旋風的主導者，如同一個睿智而勇猛的藝術戰將，帶動數十萬文化大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令人敬佩和喝采！

　　我稱朝湖先生為「藝壇戰將」，除了前述諸情外，基於以下的思維：

　　自古名將，如今之陸、海、空軍、政戰、參謀等司令，各以專長發揮戰力，像三國時代的勇將衛青、霍去病沙場上戰果輝煌；智將張良為帝者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儒將諸葛孔明滿腹經綸，一胸韜略，巧借東風，大敗曹兵；義將關羽，輔佐劉備，義重如山。而朝湖兄在現代水墨畫壇，歷年表現，有勇、有智、有韜略、有情義，茲舉數端說明於后：

　　就「勇」而言，他勇於突破現狀創造新局。他遺棄傳統印象主義的形式，毫無留戀：他在「為中國現代畫壇辯護」自序中說：「在五、六年前，我仍像其他迷戀於學院主義的畫家們一樣地，對現代繪畫抱持著反對、厭惡和懷疑的態度，更何況那時我又沉醉於學院主義所帶給我的榮耀中。一九五九年春天，當我決定放棄學院主義趨向現代繪畫研究的時候，我的內心是經過一番急激而痛苦的決擇，以及矛盾而苦悶的決定的，因為從那時起，我便逐漸失去了許多師友的關懷和友誼，他們的不諒解，使我孤獨而沉默的渡過了一段極灰色的生活。…後來踏進李仲生的畫室，接受李先生極新式的教學法，於是新的繪畫思想和理論，猛然的驅走了我那往日學院主義的遺毒和殘渣。一九六○年的冬天，我已完全遺棄和卑視學院主義的一切。」遺棄過去所鍾愛的是一件痛苦而不容易的事，而他不但遺棄學院主義，就是他自己所創獲的圓形生命、大塊墨韻，現在均已成過去。此處所表現的不是喜新而厭舊，他自踏入現代繪畫的領域，追求現代的精神和目標，一直沒有改變。美術史家李霖燦先生曾經說：「藝術家才是世間最辛苦的人，因為他是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卻又以明日的我來打倒今日的我。」而這種不斷的超越自己，再創新局，朝湖兄認為是藝術家的文化責任，這種日新又新永無止息的突破再突破，正表現了他的使命感和「勇」氣。

　　就「智」而言，是每一個成功藝術家所不可或缺的。創作不外乎思想與技法兩項基礎因素，發展的層級愈高，則思想的成分愈多，悟的境界愈深，悟是靠智慧的。以黃先生大塊墨韻時期的作品而言，他在「縱情水墨得意忘形」畫冊序文中說：「八○年代起，我開始探索東方思想與中國繪畫問題，並投入水墨畫的創作，早期的水墨畫根基加上現代藝術理念，使我猛然發覺水墨畫的特性大可發揮，尤其水墨畫重『意』不重『形』，講究『氣韻生動』強調『主觀意識』；因此我便日以繼夜的潛心研究水墨畫的特性和內涵。在現代水墨畫創作的意念上，我仍然排除「形」的枷鎖，重視氣韻生動和意境趣味的表現，因此在技法上，我排除傳統僵硬的用筆用墨方法，改以潑、灑、沖、洗、印、拓、染、擦、揉、壓等自由技法，來表現具有現代感的水墨趣味，並帶有抽象性與超現實性。」顯然地，他的思維重點在現代藝術「自由表現」的基本觀念上，排除自然的形，而取抽象性和超現實性的概念，用各種自動性的技法，替代傳統的筆法，用潑灑洗染替代傳統墨法，保持未變的祇是追求氣韻生動和意境趣味。在歐美現代畫家的經驗中，無法體會中國畫的用筆，但喜歡自由處理，不喜歡自然的再現而愛抽象性的發揮，朝湖兄又強調了大塊黑墨、黑白強烈對比和中間色調的運用，造成強烈的震懾力量，並展現了相當的神祕氣息，正對現代畫家和西方人的胃口，更由於他的足智大膽，思慮深遠，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風貌，因而大獲好評，連續得了六項大獎。在這一系列創作中，思想的功勞居十之八九，技法的選用和發明亦在思想之中，原有的技法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朝湖先生每次創造新的形式，大有古詩人「語不驚人誓不休」之慨，他的用心之切與用智之深是成功的要素。

　　就「韜略」而言，乃借用中國兵家三韜六略之語，概言有深謀遠慮之意，也就是能夠高瞻遠矚，掌握大勢，周詳衡酌，細心而為。自古文藝生命，如蟬脫殼，如蛇退皮，不斷翻新求變，如趙歐北詩句所說：「預知五百年新事，到了千年又覺陳」，文藝不斷創新，是大略發展之必然，順者必昌。中國繪畫自然思想與印象主義作品，唐宋時期達到巔峰，宋元以後陳陳相因，較之西洋太少突破與創新，東西交通阻隔時不易覺察，如今交通大開，文化交流，相互啟發，勢必迎頭趕上，此乃大勢所趨，絕非標新立異或數典忘本，爰西潤中，取中西二者之長，創造一己嶄新的面目，不是抄襲西方，而是取其可用，不是重複古人，而能保其精髓，這些都是極正確的方向。其次，藝術家有一個責任──如何填補現代人的心靈空虛，如何調濟現代生活的繁忙急燥，這種心靈工程，祇有藝術家能想得到做得到。在這些文化工作者智慧所及和強烈的責任心與使命感驅使下，近年來，他一反過去的大塊墨韻具有壓迫感與震懾力的作風，改成運用壓克力印拓並加精工描繪出來的「彩幻寧靜世界」。中央日報名記者楊明小姐在八十二年四月間，於「文心藝坊」專欄中介紹黃朝湖先生近年的新作彩幻世界時，他說；「永恆的寧靜，是黃朝湖所追求的境界，在忙碌的現實生活中，黃朝湖營造出一個令人嚮往的夢境。」而朝湖兄在這篇專訪中表示：「以多層次的重疊和不斷變換色調的方法，產生變幻莫測的色感，突顯神祕性與超現實性的夢幻趣味，期達到時空交錯的靜止，以及永恆的寧靜。」又說是「以非常理的佈局配合幻境的推移為主軸，在怪異而動勢的線條伸展中向四方探索，完成天人合一的構圖。」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特愛靜美，又主張天人合一的文化哲思，黃先生緊緊的把握了這些精神要素。展現了他的細密心思和韜略。在詮釋的語彙中，也表現了他的文學長才。我此處所謂韜略的意思，不是一般所說虛虛實實的計謀或謀略，而是採取鬼谷子天武常勝之道的「天武」大略，其基本精義是把握文化生命的脈動而「順天應人」的。

　　就「情義」而言，黃朝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他在由傳統轉入現代的繪畫心路歷程中，主要的得力於當時東方畫會的霍剛和在西班牙留學的蕭勤他們兩人的鼓勵和支持，更重要是由他二人介紹進入被稱為「台灣現代繪畫之父」的李仲生畫室，受到現代繪畫思想的洗禮，朝湖兄在人前人後或多處文章中念念不忘，永懷感激之情，尤其對於恩師李仲生，視同再造父母般的推崇備至，表現出甚高的情義修養，這是就人方面的例子。就事方面，我主持中國美術協會，委託他為「九七年中華民國美術家名鑑總主編」，在短短幾個月內約定於九月底出書，但由於各位美術界朋友資料常掛一漏萬，必須再三用電話及書面催促提醒補充，加以整理、編排、校稿、印製頗費時日，面臨極大的困難與壓力，我體念他的辛勞，問他需否通知大家晚一個月出版？他則體念我已說出去九月出書而表示：「再辛苦再困難也不可改變，一定按時把書寄到大家手上」，於是他主持九月底出書我主持十月初包裝運寄，按時圓滿達成任務。這種重言諾守信義的作為，表現了情義雙全的人格。另一例是他忠於自己又忠於文化使命；他自踏入現代藝術，如他自己所說的「由嘗試研究到熱愛」，愛了二、三十年，愈愛愈深，義無反顧。吳步乃在「黃朝湖的人與藝」文中說：「他一直本持發揚光大中國水墨畫爭雄於國際藝壇的決心，數十年來一以貫之做過來，不管是辦報刊、辦畫廊、組織畫會、寫文章出書，還是舉辦國際性美展等等，都是為了實現這個人生大目的。他為此付出了許多的精力與時間，這種對事業的執著追求，令人欽佩！」從這些事例中，充分顯示朝湖兄是個非常重視「情義」的文化工作者。

　　我既說他是「藝壇戰將」，仍以此論點作一結語。綜觀黃朝湖先生的藝術生涯，奮鬥的目標──推展現代藝術，始終如一堅持不變，更積極的「迷戀永不悔」。為達此一目的，採取的戰略是多元的，寫文章、辨報紙、開畫廊、出書、印畫冊、組畫會、辦展覽、結交中外藝術家、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均為達成推展現代水墨總目標。而在戰術方面也是多元的，不論中西，不管古今，利用已有的技法或自創新的技法，形式與內容、技術與媒材，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本，表現現代水墨或曰現代彩墨可能散發出來的心靈境界，隨著他感性與知性領域不斷擴展的觸覺，永遠向前推進，奔向未知的世界。一切成就和勝利，他只認為是階段性的成果，是不會滿足的。正像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他帶領著一群熱愛現代水墨的朋友，掌握易經「未濟」求濟的精神和時代的脈動，永無止境追求最新、最好、最完美的戰果，這是他藝術生命的本質，也是他人生觀、宇宙觀、藝術觀、價值觀的核心所在。

　　茲於近期台中市立文化中心舉行「黃朝湖藝術研究展」並出版專論及畫集前夕，爰就感念所及，聊表敬佩之忱，並祝展出活動圓滿成功。
